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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夏寺事件与格鲁派在滇西北地区的发展 *

李志英

内容摘要：1674 年，滇西北中甸地区发生了以嘉夏寺为首的噶玛噶举派寺院及其信

众反对和硕特蒙古及格鲁派控制的嘉夏寺事件。围绕这一地方性事件，和硕特蒙古、丽

江木氏土司等世俗地方势力及噶举派、格鲁派等宗派势力展开了角逐。这一时期滇西北

呈现出复杂的政教格局。最终，格鲁派借助和硕特蒙古的军事力量，在这一角逐中取得

胜利，格鲁派与噶玛噶举两大宗派长期以来的宗教纷争暂告一段落。同时，这一事件的

平息为格鲁派在滇西北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嘉夏寺（རྒྱ་བྱ་དགོན）是明末清初中甸地区著名的噶玛噶举派寺院。1674 年，以该寺

为首的噶玛噶举寺院及其信众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和硕特蒙古统治及格鲁派宗教

渗入活动，笔者称其为“嘉夏寺事件”。从地域和宗教层面来看，嘉夏寺事件不过是发

生在滇西北一隅的地方性事件和宗派纷争，但因其发生在罕都事件、吴三桂叛清等的时

间节点中，对我们理解这一时期错综复杂的历史、政教关系尤为重要。由于该事件在汉

文史志中缺载，其发生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在已发表的公开学术论著中，还未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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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重视，仅一般性地简单提及 1。本文试就目前发现的藏文档案、教法史等藏文材料

梳理该事件发生的背景、过程及结果，并探讨该事件对格鲁派在滇西北地区发展产生的

影响。

一、何谓“嘉夏寺事件”

有明一代，丽江木氏土司备受明朝中央政府重视，逐步北上控制中甸、巴塘、理塘

之地，并主动接纳噶玛噶举派，推动了噶玛噶举派在滇西北一带弘扬佛法，滇西北一带

遂成为噶玛噶举的重要基地 2，中甸一带陆续建立了许多噶玛噶举寺院，其中包括嘉夏寺。

明天启三年（1623 年），嘉夏寺在夏玛巴六世却吉旺秋（ཆོས་ཀིྱ་དབང་ཕྱུག 1584-1630 年）和

丽江木氏土司的支持下修建而成。康熙年间遭毁，现基址位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

里拉县大中甸乡境内 3。据却吉旺秋的传记，他在中甸生活期间多次前往该寺。从此情形

来看，该寺应该是噶玛噶举在中甸地区重要的寺院之一 4。明末清初，格鲁派与噶玛噶举

派两大教派之争日趋激烈。随着格鲁派的崛起，噶玛噶举在卫藏的发展举步维艰，尤其

是在和硕特首领固始汗（བསྟན་འཛིན་ཆོས་ཀིྱ་རྒྱལ་པོ། 1582-1654 年）击败噶玛噶举派最大的施

主藏巴汗后，噶玛噶举派主寺楚布寺（མཚུར་ཕུ་དགོན）遭到极大破坏，十世噶玛巴却英多

杰（ཆོས་དབིྱངས་རོ་རེྗ། 1604-1674 年）被迫避居中甸弘法 5，中甸遂成为了噶玛噶举在康区最重

要的大本营，并在木氏土司支持下发展成为滇西北最大的宗教派别。然而，随着和硕特

蒙古不断在康区进行军事行动 6，噶玛噶举在中甸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

1 迪庆藏族自治州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迪庆藏族自治州志》（上册），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 ：

14-15，68，472 ；冯智：《明至清初云南藏区的政教关系及其特点》，《中国藏学》1993（4）：129-143。
2 冯智 ：《明至清初云南藏区的政教关系及其特点》，《中国藏学》1993（4）：129-143 ；潘发生：《丽江木氏

土司向康藏扩充势力始末》，《西藏研究》1999（2）：45。
3 迪庆藏族自治州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迪庆藏族自治州志》（上册），2003 ：13。
4 ཀཾ་ཚང་བཀའ་བརྒྱུད་གསེར་ཕྲེང་།གཉིས་པ། Varanasi: Vajra Vidya Institute, 2007: 13.
5  Maureen Lander, History of the Karmapas:the Odyssey of the Tibetan Masters with the Black Crown, NewYork: 

Snow Lion Publications, 2012: 146. 段绶滋纂修：《民国中甸县志 · 大事记》，成都：巴蜀出版社，1991 ：3 ；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北京：中国藏学出

版社，2006 ：333。
6 赵心愚：《和硕特部南征康区及其对川滇边藏区的影响》，《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3）：57-62 ；赵心

愚：《清初康区的政治军事格局与世纪之交的“西炉之役”》，《中国藏学》2017（1）：60-67 ；曾现江：《胡

系民族与藏彝走廊——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历史学考察》，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7 年；李志英：《明

末清初蒙古入康与康区政治格局演变：基于满文和藏文材料的分析与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8 年。



67

方面：一是固始汗之孙罕都 7 控制中甸后，与噶玛噶举派关系恶化。1666-1673 年，罕都

通过多次军事行动，控制中甸，并在丽江等地进一步扩张 8。在这些军事征服行动中，罕

都与噶玛噶举的关系逐渐恶化，使得噶玛噶举无法在中甸安居 9。二是罕都事件致使格鲁

派全面整顿中甸政教秩序，噶玛噶举既得利益受损。自罕都接管康区以来，肆意在康区

尤其是在中甸地区进行军事征服行动 10，逐渐招致格鲁派和青海和硕特蒙古的不满，最终

罕都与格鲁派、青海卫拉特关系破裂。1673 年，五世达赖喇嘛援引青海卫拉特各部将其

剿灭后，主持中甸地区宗教事务的夏玛巴益西宁布（ཡེ་ཤེས་སིྙང་པོ། 1639-1694 年）被迎回拉

萨，格鲁派取代噶玛噶举全面接管中甸政教事务。在此背景下，1674 年初，以嘉夏寺为

首的中甸噶玛噶举寺院，因不满格鲁派及和硕特的统治，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抗格鲁派

渗透及和硕特蒙古统治的活动，即谓“嘉夏寺事件”。除嘉夏寺外，参与反抗活动的噶

玛噶举派寺院还包括德钦寺、红坡寺、奔子栏大雁湖寺。

木虎年（1674 年），以嘉夏寺为首的建塘（即中甸）地区僧俗，欲自取灭

亡，不遵守西藏地方政府之令，因其恶意制造之各种事端，整个康区的噶玛噶

举寺院本来都曾受惠于嘉夏寺的恶源，再加上德钦、红坡寺、奔子栏大雁湖寺

等一些寺院的部分僧人也在嘉夏寺的恶劣影响下效尤。11 

德钦寺在今天云南德钦县升平镇阿墩子社区，兴建于 1509 年，原名觉寺（འཇོལ་

དགོན་པ），1674 年被迫改宗格鲁派后更名为噶丹德钦林寺（དགའ་ལྡན་བདེ་ཆེན་གིླང），简称德

钦寺。红坡寺（སོྔ་ཕུ）原名为霍尔衮巴彭杰林（ཧོར་དགོན་པ་འཕེལ་རྒྱས་གིླང），改宗格鲁派后更

7 藏文名为堪卓洛桑丹迥（མཁའ་འགྲོ་བློ་བཟང་བསྟན་སྐྱོང），简称堪卓，汉文有“噶都”“干都”“堪都”等多种写法。

8 王宝仪修，杨金和、杨金铠纂：《鹤庆州志》卷九，光绪二十年刻本；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 ：528 ；刘健：《庭闻录》，卷四，上海书店，1985 ：9 ；范承勋、张毓碧撰

修：《云南府志 · 卷三》，台北：成文出版社，1996 年；台湾“中研院”历史研究所内阁大库档案：平西亲

王为塘报边事（康熙七年），档案编号：059153-001 ；康熙《云南府志》卷十八，光绪印本；《民族问题五

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木氏宦谱》（乙），载《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一），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9 ：101。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

社，1998 ：66。
10 罕都接管康区的时间为 1649 年左右，见青格力：《罕都台吉在康区的活动探析》，《欧亚学刊》新 2 辑，总

第 12 辑，2015 ：256-281。
11 《红坡噶丹羊八井如意宝瓶底薄序》（སྔོ་ཕུ་དགའ་ལྡན་ཡངས་པ་ཅན་གྱི་གདོང་དེབ་འདོད་འཇོའི་བུམ་བཟང་གི་མགོ་བརྗོད།），སེམས་ཀྱི་ཉི་ཟླ་

རྫོང་མི་དམངས་སྲིད་གཞུང་གི་ཁུན་སྡོད་དོན་གཅོད་ཁང་གིས་བསྒྲིགས། རྒྱལ་ཐང་གི་ལོ་རྒྱུས་ཡིག་ཚགས་དཔྱད་གཞི་ཕྱོགས་བསྒྲིགས། ཁུན་མིང་། ཡུན་ནན་མི་རིགས་

དཔེ་སྐྲུན་ཁང་། 200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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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红坡噶丹羊八井寺（སོྔ་ཕུ་དགའ་ལྡན་ཡངས་པ་ཅན）。奔子栏大雁湖寺，在今德钦县奔子栏

镇书公村，兴建于 1574 年左右。原名“蚌让冲冲措岗”（སྤམ་རག་ཁྲུང་ཁྲུང་མཚ་སྒང），意为仙

鹤湖畔之寺院，改宗格鲁派后更名为噶丹东竹林（དགའ་ལྡན་དོན་སྒྲུབ་གིླང）12，关于其历史，在

其寺院底薄中载道：

绛王（指丽江木氏土司，笔者注）和噶玛米旁索南绕登之时，木狗年

（1574 年），噶玛噶举麼扎喇嘛德吉和诺布二人兴建，名为衮巴祖拉康彭杰林，

在寺僧人百余人，加之挂单僧人共计 120 余人。13

 

另一些史料还记载，除以上几大噶玛噶举寺院及其信众外，参加这次事件的人还包

括农村仓巴和敦巴 14、苯教僧人 15，并得到了木氏土司的支持 16。在西藏地方政府发给中甸桑

杰土司的执照中，提及嘉夏寺事件时，明确记载道：

ཀར་དགོན་ཁག་དང་མོང་ ས་མ་འདོད་པའི་འཆད་འགེལ་དང་ཁང་ཁྱིམ་མེ་ལ་བསྲེགས་པ་སོགས་འབྱུང་

འདུག་པ། 17 

（由于）引起噶玛噶举诸寺和木瓜之不满，产生了（桑杰家）房屋被焚等

事。

其中，文中提及的“木瓜”（མོང་ ས，又译为莫瓜），为纳西语，意为兵马指挥官，

是木氏土司治下所设五个宗卡之军政长官，称“神翁木瓜”，分驻各地统管军民。“木瓜”

多来源于木氏土司之族人或归顺木氏之土目 18。这个记载明确了木氏土司参与嘉夏寺事件

12 སྐྱ་རེངས་དཔལ་ལོ། ཡུན་ནན་བདེ་ཆེན་ཁུལ་ནང་བསྟན་དར་ཚུལ་ཆེ་ལོང་ཙམ་བརྗོད་པ། ཟི་ལིང། མཚོ་སྔོན་མི་རིགས་དགེ་འོས་ཆེད་སྦྱོར་སློབ་གྲྭ། 2003: 13-23.
13 《红坡噶丹羊八井如意宝瓶底薄序》（藏文），སེམས་ཀྱི་ཉི་ཟླ་རྫོང་མི་དམངས་སྲིད་གཞུང་གི་ཁུན་སྡོད་དོན་གཅོད་ཁང་གིས་བསྒྲིགས། རྒྱལ་

ཐང་གི་ལོ་རྒྱུས་ཡིག་ཚགས་དཔྱད་གཞི་ཕྱོགས་བསྒྲིགས། 2003: 3-4.
14 指寺院以外的噶玛噶举教派修行者。

15 迪庆藏族自治州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迪庆藏族自治州志》（上册），2003 ：14-15，68。
16 ངག་དབང་མཁྱེན་རབ། མུ་ལི་ཆོས་འབྱུང་། ཁྲེང་ཏུའུ། སི་ཁྲོན་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 1993: 28 ；汉译文见同书：阿旺钦饶著、鲁绒格丁

译：《木里政教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4。
17 《布达拉宫给桑杰的命令》（རྩེ་པོ་ཏ་ལ་ནས་བསང་རྒྱས་ལ་གནང་བའི་བཀའ་ཐམ།），སེམས་ཀྱི་ཉི་ཟླ་རྫོང་མི་དམངས་སྲིད་གཞུང་གི་ཁུན་སྡོད་དོན་

གཅོད་ཁང་གིས་བསྒྲིགས། རྒྱལ་ཐང་གི་ལོ་རྒྱུས་ཡིག་ཚགས་དཔྱད་གཞི་ཕྱོགས་བསྒྲིགས། རྒྱལ་ཐང་གི་ལོ་རྒྱུས་ཡིག་ཚགས་དཔྱད་གཞི་ཕྱོགས་བསྒྲིགས། 2003: 30.
18 迪庆藏族自治州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迪庆藏族自治州志》（上册），2003 ：6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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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支持噶玛噶举寺院的活动。除木氏土司与噶玛噶举派间密切的宗教关系外 19，木氏土司

支持噶玛噶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想乘机收回被和硕特蒙古占领的失地。在和硕特南征康

区期间，木氏土司先后失去了原本在其控制下的巴塘、理塘、中甸及“其宗、喇普（塔

城）、均里场（左力村）、其立去丁（德钦托丁乡曲古丁）、立习各（习木贡，即奔子栏）、

加光丁（羊拉乡住地甲功村）”等地 20。噶玛噶举的这次反抗活动无疑给木氏土司提供了

拿回失地的机会，故木氏土司亦参与其中。

关于这次反抗活动的过程，史籍记载较为简略。因为格鲁派三大寺等相继在 2、3

月间为中甸战事举行了盛大的退敌仪轨：1674 年 2 月间，以三大寺为首的格鲁派 30 处

寺院以及密宗经院为中甸发生的动乱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禳灾仪轨；3 月间，又举行退敌

仪轨 21。由此判断，1674 年 2-3 月间，反抗活动已经开始，且规模十分庞大。其中，和硕

特蒙古和西藏地方政府派遣至中甸地区的宗官康（ཁང）和仲（གོྲང）遭受袭击；桑杰衮

波（སངས་རྒྱས་དགོན་པོ）曾前往理塘将中甸户口和赋税情况呈报于达赖巴图尔台吉 22，为报复

他，反抗者将他的房屋和粮架全部烧毁 23。面对迅猛的嘉夏寺事件，格鲁派将如何处理，

结果又如何呢？下文将具体分析。

二、平息嘉夏寺事件

嘉夏寺事件的发生，对于格鲁派及和硕特蒙古控制中甸地区极为不利。此时正值吴

三桂叛清之际，清廷拟请蒙古和五世达赖喇嘛发兵平定吴三桂叛乱，这为格鲁派解决这

一棘手的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契机。对此，五世达赖喇嘛在其传记中载道：

19 关于丽江木氏土司与噶玛噶举之间的关系，见赵心愚：《略论丽江木氏土司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思想

战线》2001（6）：77-80 ；梁爽：《木氏土司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年；冯智：《明至

清初云南藏区的政教关系及其特点》，《中国藏学》1993（4）：129-143 等。

20 潘发生：《丽江木氏土司向康藏扩充势力始末》，《西藏研究》1999（2）：45。
21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下），2006: 141。
22 桑杰衮波为当时中甸地区一主要土司。该家族最初在中甸地区从事一些贸易中介活动。在木氏土司统治

中甸地区期间，桑杰衮波之子丹松曾被任命为“百虽”（村官，在“莫瓜”统治下）。1673 年，达赖洪台

吉前往征讨罕都期间，桑杰父子一度将中甸的户口和赋税情况呈报于达赖洪台吉而受到嘉奖，成为和硕

特蒙古控制中甸时期主要的地方首领之一。参见《拉萨给桑杰衮的命令》（ལྷ་ས་ཆོས་འཁོར་དཔལ་ནས་སངས་རྒྱས་མགོན་

ལ་གནང་བའི་བཀའ་ཐམ།），སེམས་ཀྱི་ཉི་ཟླ་རྫོང་མི་དམངས་སྲིད་གཞུང་གི་ཁུན་སྡོད་དོན་གཅོད་ཁང་གིས་བསྒྲིགས། རྒྱལ་ཐང་གི་ལོ་རྒྱུས་ཡིག་ཚགས་དཔྱད་གཞི་

ཕྱོགས་བསྒྲིགས། 2003: 12 ；迪庆藏族自治州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迪庆藏族自治州志》（上册），2003: 339。
23 《拉萨给桑杰衮的命令》（藏文），སེམས་ཀྱི་ཉི་ཟླ་རྫོང་མི་དམངས་སྲིད་གཞུང་གི་ཁུན་སྡོད་དོན་གཅོད་ཁང་གིས་བསྒྲིགས། རྒྱལ་ཐང་གི་ལོ་རྒྱུས་ཡིག་

ཚགས་དཔྱད་གཞི་ཕྱོགས་བསྒྲིགས། 200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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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塘（指中甸），那些未驯化人们的靠山是绛（指丽江木氏土司）还是

什么人，虽难以得知，但为了社稷和共同目标，二十日，（我）给王子扎西（指

扎什巴图尔台吉）传授了长寿灌顶和六臂依怙随许法，消除一切违碍，并授予

了“厄勒觉图巴图尔台吉（ཨུལ་ཇོའི་ཐུ་པྰ་ཐུར་ཐའི་ཇི）”之称号及货物礼品，委派噶加

诺布（བཀའ་བརྒྱད་ནོར་བུ）、麦恰巴（མས་ཆགས་པ་ཅན）担任军官和军事官员，遣之。24 

从这段记载来看，前往中甸平息嘉夏寺事件的主要人物有固始汗之子扎什巴图尔台

吉，格鲁派方面管理军事的官员是噶加诺布、麦恰巴。除此三人外，木里地方首领桑登

桑布（བསམ་གཏམ་བཟང་པོ）也带兵前往助战 25。

扎什巴图尔台吉及其大军抵达中甸的具体时间史籍无明文记载。但 1674 年 5 月间，

大昭寺基于中甸前线战略考虑，举行了历时七天的忿怒金刚游戏仪轨，并抛掷退敌食

子 26，说明扎什巴图尔台吉在 1674 年 5 月左右已前往中甸地区处理此事。七月间，一些

前后藏的密教僧人举行了更加厉害的“忿怒明王游戏仪轨、泼洒伏敌铁水仪轨，以期战

胜敌人。并施放咒箭，向阎罗、大黑天施放铁水食子”。27 直到 11 月，格鲁派才在中甸

取得了较大的阶段性胜利。《五世达赖喇嘛传》载道：“在十一月初五日那天，进军中甸

的蒙藏联军在厄勒觉图巴图尔（即扎什巴图尔台吉）的率领下，一举战胜了嘉布加 28、摩

格、饶丹、支西、康萨、阿邦果、杂尼瓦等僧俗部众。”29 这些地区均在中甸地区，由此

可知扎什巴图尔台吉的蒙藏联军在十一月已取得了较大的胜利。1675 年正月十四日，五

世达赖喇嘛派本塘索南旺布前往中甸地区陈述中甸地区应采取的措施，并派人前往青海

和硕特蒙古本部报告好消息 30，说明中甸的战事在 1674 年 12 月底或者 1675 年初已彻底

结束。

嘉夏寺事件结束后，扎什巴图尔台吉的军队并没有马上离开中甸地区，而是留下了

24 藏 文 本 见：ངག་དབང་བློ་བཟང་རྒྱ་མཚོ། ཟ་ཧོར་གྱི་བན་དེ་ངག་དབང་བློ་བཟང་རྒྱ་མཚོའི་འདི་སྣང་འཁྲུལ་བའི་རོལ་རྩེད་རྟོགས་བརྗོད་ཀྱི་ཚུལ་དུ་བཀོད་པ་

དུ་ ་ལའི་གོས་བཟང་། གཉིས་པ།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མི་དམངས་དཔེ་སྐྲུན་ཁང་། 1989 ：292. 汉译文见：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

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下），2006 ：144。
25 ངག་དབང་མཁྱེན་རབ། མུ་ལི་ཆོས་འབྱུང་། ཁྲེང་ཏུའུ། སི་ཁོྲན་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 1992: 47.
26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下），2006 ：148。
27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下），2006 ：153。
28 藏文为 རྒྱབ་བྱ་，疑为嘉夏寺（རྒྱ་བྱ་）的另一种写法。

29 藏文本见 ངག་དབང་བློ་བཟང་རྒྱ་མཚོ། ཟ་ཧོར་གྱི་བན་དེ་ངག་དབང་བློ་བཟང་རྒྱ་མཚོའི་འདི་སྣང་འཁྲུལ་བའི་རོལ་རྩེད་རྟོགས་བརྗོད་ཀྱི་ཚུལ་དུ་བཀོད་པ་དུ་ ་

ལའི་གོས་བཟང་། གཉིས་པ། 1989: 421. 汉译本见：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

达赖喇嘛传》（下），2006 ：157。
30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喇嘛传》（下），2006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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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蒙藏联军驻扎在中甸地区，这可以从 1674 年 12 月底，其颁给桑杰土司的文告中可

以看出 :

蒙藏全体驻军知照 ：

兹有房东衮波（娘杰衮波简称）之女儿甲尕，已与其婿松诺在一起。为此，

综上所述，谁也不要抢夺该女，永不诬陷、制造事端。

木虎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于兵营签发 31 

从文告末尾的“于兵营签发”来看，这一份文告显然是由当时的驻军军官签发，这

说明两点：一是标志着在 1674 年 12 月底，嘉夏寺事件正式结束；二是为留下一部分蒙

藏驻军在中甸地区防守，以巩固在中甸已取得的胜利。根据另外一份建塘（即中甸）行

政长官签发的文告来看，除驻军军官外，蒙古还派遣了另外一名行政长官处理中甸地区

的行政事务 32。

三、嘉夏寺事件与格鲁派在滇西北地区的发展

在嘉夏寺事件中，格鲁派借助蒙古军队的力量，以强大的兵力击败了风起云涌的噶

玛噶举寺院的反抗活动。这一事件的结束，标志格鲁与噶玛噶举两大教派自明末清初以

来的教派纷争以格鲁派的全面胜利而暂告一段落，为格鲁派在滇西北地区发展及扩展宗

教影响力奠定了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嘉夏寺事件的平息使格鲁派在中甸地区的政教事务中处于优势地位。在嘉夏

寺事件前，格鲁派在滇西北的发展并不十分顺利。据《格鲁派教法史》载，格鲁派在丽

江境内的果吾绒仁青岗寺由于和丽江接界，寺院不能维持，被迫迁往他处；扎纳寺的佛

像及建筑物等被丽江兵丁烧毁；蔡木贡寺由于丽江人作梗而被空废 33。相较而言，明末清

初以降，噶玛噶举派在木氏土司的帮助下，在中甸地区的影响力远胜于格鲁派。但通过

嘉夏寺事件，格鲁派将噶玛噶举势力彻底排挤出了中甸地区。事件结束后，扎什巴图尔

31 《驻建塘长官给驻军的公文》（རྒྱལ་ཐང་གི་སྲིད་འཛིན་དཔོན་པོས་བཅའ་སྡོད་དམག་ལ་མངགས་པའི་གཞུང་ཡིག），སེམས་ཀྱི་ཉི་ཟླ་རྫོང་མི་དམངས་

སྲིད་གཞུང་གི་ཁུན་སྡོད་དོན་གཅོད་ཁང་གིས་བསྒྲིགས། རྒྱལ་ཐང་གི་ལོ་རྒྱུས་ཡིག་ཚགས་དཔྱད་གཞི་ཕྱོགས་བསྒྲིགས། 2003: 1.
32 《驻建塘长官给驻军的公文》（藏文），སེམས་ཀྱི་ཉི་ཟླ་རྫོང་མི་དམངས་སྲིད་གཞུང་གི་ཁུན་སྡོད་དོན་གཅོད་ཁང་གིས་བསྒྲིགས། རྒྱལ་ཐང་གི་ལོ་

རྒྱུས་ཡིག་ཚགས་དཔྱད་གཞི་ཕྱོགས་བསྒྲིགས། 2003: 2.
33 第悉 · 桑结嘉措著，许德存译、陈庆英校：《格鲁派教法史 · 黄琉璃宝鉴》，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9 ：24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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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吉将中甸献给了五世达赖喇嘛作为供养地 34，并按照五世达赖喇嘛指示，将参与嘉夏寺

事件的噶玛噶举派寺院全部改宗为格鲁派寺院，遣散原有僧众。关于这一情形的描述，

多次出现在和硕特蒙古及西藏地方政府颁发给中甸地区格鲁派寺院以及桑杰衮波土司的

文告中：

甘丹颇章大施主与福田（于是）商议决定，没收此三大寺院，合并为一寺，

由中甸接管。王巴图尔台吉和恰蕞诺布、麦恰派出使者、蒙藏人员与巴塘宗堆

萨哇竹巴代表、奔子栏委派之索噶哇寺、桑珠林巴寺的代表鲁迥阿旺，巴塘委

派之雅堆夏达哇、扎那喀哇、帕木亚木哇等，将原有喇嘛僧徒迁出，喇嘛僧徒

公私财产能够带走者各自带走。又将佛殿中主要的三身像、寺院内外秘密之财

产尽数没收充公，对德钦寺、红坡寺实行联合管理经营，从巴塘依次派遣琼结

崩唐、亚木哇等管理，不准自行分割寺院原有地产，寺院收入进项及赋税差役

仍按原例征收。35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嘉夏寺、德钦寺、红坡寺及奔子栏大雁湖寺等噶玛噶举寺院

全部被迫改宗为格鲁派寺院，作为噶丹卓彭林寺（དགའ་ལྡན་འགོྲ་ཕན་གིླང་། 即今康宁寺）的属

寺，由巴塘方面派遣僧官进行联合管理，纳税并提供差役。此外，中甸、德钦地区虽然

名义上为和硕特蒙古控制，但实际上格鲁派通过对嘉夏寺、红坡寺以及大雁湖寺的整顿，

将二地的管理权转入到了康宁寺和理塘寺（བྱམས་ཆེན་ཆོས་སོྐར་གིླང་། 又名长青春科尔寺）手中，

极大地促进了这两大格鲁派寺院的发展。1676 年，五世达赖喇嘛下令巴塘宗官派人前往

红坡寺建立剃度七十僧人之寺，拓展了红坡寺以及其它两寺的规模。随后的两年间，又

有巴塘和理塘之扎那寺、向丁寺的高僧到三寺指导在寺僧人学习，其中扎那寺派遣了噶

久 · 洛桑扎西（དཀའ་བཅུ་བོླ་བཟང་བཀྲ་ཤིས）、比丘洛桑曲培（དགེ་སོླང་བོླང་བཟང་ཆོས་འཕེལ）等十位

高僧，向丁寺则派了噶久 · 格堆洛桑（དཀའ་བཅུ་དགེ་འདུན་བོླ་བཟང）等十二位僧人，并把三大

寺院改名。1680 年，从拉萨任命哲蚌寺堪布、洛色林寺格西阿旺墨朗（ངག་དབང་སོྨན་ལམ）

作为三寺的总主持喇嘛。该格西同年十月在红坡寺正式任职。此后，又为三大寺院制定

34 《达赖喇嘛给执掌多康及北方政权者俄居巴图尔台吉之公文》（ཏྰ་ལའི་བླ་མ་བཛྲ་ར་རའི་བཀའི་ལུང་གི་[གིས་]འབོད་པའི་ཨོ་ཅོལ་

ཐུ་བྰ་ཐུར་ཐའི་ཇི། དགའ་ལྡན་ཨེར་ཏི་ནི་ཇུ་ནམ། ད་ལན་ཧོང་ཐའི་ཇིའི་དབུས་པའི་མདོ་ཁམས་དང་བྱང་ཕྱོགས་ཁྲིམས་ཀྱི་བྱེད་པོར་དབང་བསྒྱུར་བའི་རྒྱལ་ཁག་རྣམས་

ཀྱི་གཏམ།），སེམས་ཀྱི་ཉི་ཟླ་རྫོང་མི་དམངས་སྲིད་གཞུང་གི་ཁུན་སྡོད་དོན་གཅོད་ཁང་གིས་བསྒྲིགས། རྒྱལ་ཐང་གི་ལོ་རྒྱུས་ཡིག་ཚགས་དཔྱད་གཞི་ཕྱོགས་བསྒྲིགས། 

ཡུན་ནན་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 2003: 23.
35 《红坡噶丹羊八井如意宝瓶底薄序》（藏文），སེམས་ཀྱི་ཉི་ཟླ་རྫོང་མི་དམངས་སྲིད་གཞུང་གི་ཁུན་སྡོད་དོན་གཅོད་ཁང་གིས་བསྒྲིགས།རྒྱལ་

ཐང་གི་ལོ་རྒྱུས་ཡིག་ཚགས་དཔྱད་གཞི་ཕྱོགས་བསྒྲིགས། 200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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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法规，并由巴塘委任执事僧对红坡、德钦二寺进行轮流管理 36。因此，格鲁派通过改

宗原来噶玛噶举三大寺院，并大力支持其发展，使其在中甸的势力大为拓展。同时，五

世达赖喇嘛还派遣了恰佐诺布（ཕྱག་མཛད་ནོར་བུ）“协助桑耶拉康巴和噶仲卓两宗官完成了

对中甸户籍的清查和赋税徭役制度的制订”。37 

格鲁派在中甸地区的发展还表现在松赞林寺的修建。1679 年，噶丹松赞林寺（即归

化寺）建立。关于其建立的情况，《五世达赖喇嘛传》记载：

在中甸地方没有聚集福分的净田，噶丹松赞林寺的五百三十名僧人主要念

诵《密集》等密宗经典，于是建立了供奉六臂怙主、事业阎罗等护法的密宗经

院，由穷结阿旺南杰担任罗本巴，尼巴嘉玛瓦罗桑饶杰等执事僧的薪俸、日常

开支、修供仪轨、酬补仪轨、禳灾仪轨等费用，则由三百户属民承担，他们支

应差徭，缴纳捐税，提供额外的茶饭等，作为救法永久住世的公积基金。38

 

为进一步发展松赞林寺，格鲁派给予了松赞林寺许多特权，如 1708 年签发于青海

的和硕特公文明确规定了松赞林寺在税收征收方面的特权：

土羊年（1679 年），兴建了自己的密宗院噶丹松赞林大寺。承蒙大德怙佑，

（赐予）僧源、财产、土地、善事基金及寺院庄园。每年由宗政府发放口粮及

器具。为茶津到各地经商的商人无须缴纳各种税收，管理人也无须缴纳松甲

（ཟུར་ཇ）等，大小开支一律不断。在彼地米、酥油、青稞等放贷公文切结，今

后可照旧执行。39

 

从这一公文来看，松赞林寺不仅作为征税的主体，亦可以免除部分税收，如发放茶

津等贸易税。另一份由俄居巴图尔台吉（ཨོ་ཅོལ་ཐུ་བྰ་ཐུར་ཐའི་ཇི། 即扎什巴图尔台吉）、噶丹额

36 《红坡噶丹羊八井如意宝瓶底薄序》（藏文），སེམས་ཀྱི་ཉི་ཟླ་རྫོང་མི་དམངས་སྲིད་གཞུང་གི་ཁུན་སྡོད་དོན་གཅོད་ཁང་གིས་བསྒྲིགས། རྒྱལ་

ཐང་གི་ལོ་རྒྱུས་ཡིག་ཚགས་དཔྱད་གཞི་ཕྱོགས་བསྒྲིགས། ཡུན་ནན་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 2003: 3-8.
37 迪庆藏族自治州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迪庆藏族自治州志》（上册），2003 ：68。
38 藏 文 本 见 ངག་དབང་བོླ་བཟང་རྒྱ་མཚོ། ཟ་ཧོར་གིྱ་བན་དེ་ངག་དབང་བོླ་བཟང་རྒྱ་མཚོའི་འདི་སྣང་འཁྲུལ་པའི་རོལ་རེྩད་རོྟགས་བརོྗད་ཀིྱ་ཚུལ་དུ་བཀོད་པ་དུ་ ་

ལའི་གོས་བཟང། གསུམ་པ། 1989: 166 ；汉译本见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

达赖喇嘛喇嘛传》（下），2006 ：297。
39 《达赖喇嘛给执掌多康及北方政权者俄居巴图尔台吉之公文》（藏文），སེམས་ཀྱི་ཉི་ཟླ་རྫོང་མི་དམངས་སྲིད་གཞུང་གི་ཁུན་

སྡོད་དོན་གཅོད་ཁང་གིས་བསྒྲིགས། རྒྱལ་ཐང་གི་ལོ་རྒྱུས་ཡིག་ཚགས་དཔྱད་གཞི་ཕྱོགས་བསྒྲིགས། ཡུན་ནན་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 200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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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德尼济农（དགའ་ལྡན་ཨེར་ཏི་ནི་ཇུ་ནམ）及达赖洪台吉（ད་ལན་ཧོང་ཐའི་ཇི）同年签发的文告中亦

重申了松赞林上述特权，对松赞林寺院周围尼宗等也给予了免税特权：尼宗护区（ཉི་རྫང་

བསྟན་སོྐྱང）等地区内无税 40。尼宗位于松赞林寺下坡处，由“尼宗等”不难看出，当时免税

的地区应不只是尼宗，应该还有松赞林寺周围的其它村庄。松赞林寺在中甸地区的快速

发展，取代了原有的宗官制度，如松赞林寺僧人可以出任德本 41 一职。1712 年，中甸地

区成立了“吹云会议”，形成了僧、官（土司及第巴）、民组成了吹云会议 42。其中僧主要

来自于松赞林寺，松赞林寺遂成为中甸的政教中心，这一变化使得格鲁派在中甸地区的

势力发展超过了和硕特蒙古，成为中甸地区最主要的政教势力。

第二，在嘉夏寺事件后，格鲁派在滇西北的发展还表现在对木里政教事务的调和。

格鲁派在木里的拓展主要始于 16 世纪中后期，先后修建了拉顶噶丹达吉林寺（ལྷ་སེྟང་

དགའ་ལྡན་དར་རྒྱས་གིླང）43、克翁德瓦金索南达吉林寺（ཁེ་འོང་བདེ་བ་ཅན་བསོད་ནམས་དར་རྒྱས་གིླང）44 及木

里大寺 45，格鲁派势力在木里兴起，但发展屡屡受挫。在木氏土司的支持下，格鲁派在木

里境内的康坞寺和拉顶寺先后被噶玛噶举派摧毁，噶玛噶举与木氏土司还在稻城和维西

一带打击格鲁派僧侣，颁布教令：“今后百姓再送子弟入黄教寺院为僧，就要在寺庙内

当众砍下这些子弟的头和手，叫他们的父母背尸游众”46。但嘉夏寺事件后，格鲁派与木

里当地土目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嘉夏寺事件中，木里地方首领桑登桑布率兵支援扎什

巴图尔台吉 47，受到五世达赖喇嘛赏识。随后，格鲁派多次参与调和木里政教纷争。其

中，以解决木里昂让巴绛央巴登和桑登桑布二人的政教纷争最为典型。《五世达赖喇嘛

传》载：

拉康顶寺的香火庄互有争议，被划给木里阿仁巴的温波桑丹桑波作私属庄

40 《俄居巴图尔台吉、噶丹额尔德尼济农、达赖洪台吉转发达赖喇嘛之令给所有武力征服管辖下的前藏、多

康和北方掌法者》（ཏྰ་ལའི་བླ་མ་བཛྲ་ར་རའི་ལུང་གི་[གིས]འབོད་པའི་ཨོ་ཅོལ་ཐུ་བྰ་ཐུར་ཐའི་ཇི། དགའ་ལྡན་ཨེར་ཏི་ནི་ཇུ་ནམ། ད་ལན་ཧོང་ཐའི་ཇིའི་

དབུས་པའི་མདོ་ཁམས་དང་བྱང་ཕྱོགས་ཁྲིམས་ཀྱི་བྱེད་པོར་དབང་བསྒྱུར་བའི་རྒྱལ་ཁག་རྣམས་ཀྱི་གཏམ།），སེམས་ཀྱི་ཉི་ཟླ་རྫོང་མི་དམངས་སྲིད་གཞུང་གི་ཁུན་

སྡོད་དོན་གཅོད་ཁང་གིས་བསྒྲིགས། 2003: 23-2.
41 其时，中甸全境共分为五个境：格咱、大中甸、小中甸、尼西、江边，分别由五个神翁管理。五个境下设

有 17 名德本，分别由 17 名德本管辖，参见迪庆藏族自治州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迪庆藏族自治州志》

（上），2003 ：71。
42 迪庆藏族自治州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迪庆藏族自治州志》（上），2003 ：68-69，339-342。
43 今瓦尔寨大寺。1584 年建，位于木里县沙湾乡木里河东岸杜基山半坡台地上。

44 今康坞大寺，1604 年建，位于木里县康坞牧场的康坞山顶上。

45  ངག་དབང་མཁྱེན་རབ། མུ་ལི་ཆོས་འབྱུང་། 1993: 14-17，汉译文见同书第 8-9 页。

46 阿旺钦饶著，鲁绒格丁等译：《木里政教史》，1993 ：4。
47 ངག་དབང་མཁྱེན་རབ། མུ་ལི་ཆོས་འབྱུང་། 1993: 28，汉译文见同书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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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作为替代，将与木里相连的木雅族姓的民户中拨出约三百户加上其税赋交

给喇嘛嘉央扎西的转世和木里热绛巴共同所有。48

 

阿仁巴的温波桑丹桑波（སྔགས་རམས་པའི་དཔོན་པོ་བསམ་གཏན་བཟང་པོ），即《木里政教史》

所载的桑登桑布（བསམ་གཏན་བཟང་པོ），其中“སྔགས་རམས་པ”是指密宗学者，“དཔོན་པོ”是

指其为木里地方首领，བསམ་གཏན་བཟང་པོ 是其名。其在罕都时期和扎什巴图尔台吉时期在

中甸的军事征服行动中，曾给格鲁派提供过援助。在木里政教执持者大喇嘛绛央桑布

（འཇམ་དབྱངས་བཟང་པོ）被其收养的昂让巴绛央巴登（སྔགས་རམ་པ）毒害后，绛央巴登和桑登

桑布就木里政教大权展开了争夺，五世达赖喇嘛所说之“拉康顶寺的香火庄互有争议”

即指此事。据《木里政教史》载，昂让巴绛央巴登夺取康乌寺的政教大权后，多次设计

阻碍格鲁派发展。因此，在嘉夏寺事件后不久，绛央桑布的传承者桑登桑布取得了西藏

地方政府颁发的印章，西藏地方政府正式承认了其在木里的政教地位：

彼时，遍知一切的佛王洛桑嘉措（五世达赖喇嘛）尊驾下令，将由喇嘛绛

央执掌的属民、山林、草场、河流的所有权及处理一切教政事务的权力均赐予

喇嘛绛央桑布的亲侄子喇嘛桑丹桑布（即桑登桑布）及其后人执掌。作为代表

前来赐予无上珍珠宝串之顶饰——诰命与印章的差遣，第巴总管诺布遵从旨意，

将其任命为治理以拉顶寺为首的该地区的政教首领。49

 

然而，随后不久，被桑登桑布任命的拉顶寺代办噶台吉绕绛巴绛央扎西（ག་ཐེར་ཇི་

རབ་འབྱམས་པ་འཇམ་དབྱངས་བཀྲ་ཤིས）联合巴登桑布（དཔའ་ལྡན་བཟང་པོ）再次反扑，使得桑登桑布

的政教大权再次出现危机，但由于二者内讧，结盟关系很快破裂。噶台吉便派侄子前往

拉萨，要求将瓦热（ཝ་ར，今木里麦日乡）作为其谿卡 50。从中，可以明确两点：一是在

木里两次政乱时期，格鲁派皆作为调停者，对其内部纷争加以解决，说明在嘉夏寺事件

后，其在木里势力有了更进一步的拓展。二是木里政教领袖，当其内部发生纷争时，往

往前往拉萨申诉，请求西藏地方政府调和。尤其是当桑登桑布与绛央巴登就木里政教大

48 藏文本见 ངག་དབང་བློ་བཟང་རྒྱ་མཚོ། ཟ་ཧོར་གྱི་བན་དེ་ངག་དབང་བློ་བཟང་རྒྱ་མཚོའི་འདི་སྣང་འཁྲུལ་བའི་རོལ་རྩེད་རྟོགས་བརྗོད་ཀྱི་ཚུལ་དུལ་བཀོད་པ་དུ་

་ལའི་གོས་བཟང་། གསུམ་པ། 1989:93 ；汉译文见：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

世达赖喇嘛传》（下），2006 ：260。
49 ངག་དབང་མཁྱེན་རབ། མུ་ལི་ཆོས་འབྱུང་། 1993: 47-48，汉译文见同书第 14-15 页。由于原文译文有许多省略，为更好理

解该句，笔者进行了重译。

50 ངག་དབང་མཁྱེན་རབ། མུ་ལི་ཆོས་འབྱུང་། 1993: 48-52，汉译文见同书第 15-16 页。



76

权发生纷争之时，判断谁是绛央喇嘛真正的传承者时，西藏地方政府的多方调和恰好体

现了格鲁派在木里政教关系中的权威。

四、余论

嘉夏寺事件历时一年，波及今香格里拉、德钦、维西三县，声势浩大。厘清这一事

件的始末，对于理解清代早期康区历史上几个重要的问题十分有帮助。

第一，对于罕都事件的理解。在史学界，常将罕都在康区肆意进行政治扩张而被青

海卫拉特各部剿灭之事件称作“木虎年事件”51。所谓“木虎年”来源于霍尔历法纪年，

1674 年在藏历中为“木虎年”（ཤིང་སྟག་ལོ），因此将该年发生的事件称为木虎年事件。但

厘清嘉夏寺事件后发现，这一说法并不十分准确。达赖洪台吉前往征服罕都之事发生在

1673 年底，以达赖洪台吉返回青海为标志，罕都事件已基本结束。1674 年扎什巴图尔

台吉前往中甸地区主要是处理中甸以嘉夏寺为首的噶玛噶玛噶举势力，这虽与之前噶玛

巴回拉萨、罕都兵败被擒等事件不无密切相关，但仅是罕都事件之余波，因此将 1673

年之罕都事件与 1674 年嘉夏寺事件混淆，统称为“木虎年事件”并不十分合适。

第二，对清初中甸政教格局的理解。中甸地处川滇藏交界处，一直以来，是历史上

各人群、各文化、各宗教力量接触、交互、互染地带。嘉夏寺事件作为格鲁巴和噶举巴

两大教派之间的宗教纷争，虽是发生在滇西北的地方性事件，但因其发生在罕都事件、

吴三桂叛清等多重时间节点，丽江木氏土司、西藏地方政府、和硕特蒙古、格鲁派、噶

玛噶举等多重力量围绕嘉夏寺事件彼此交互、互相碰撞，展现了滇西北地区复杂的政教

格局。最终，格鲁派借助蒙古的军事力量解决此事，通过改宗、新建寺院、调和地方间

的纠纷，在中甸、木里等地巩固和发展了格鲁派。

◆ 李志英 女，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专职博士后

51 隋浩韵：《罕都事件及其对清初川滇藏区的影响》，《中国藏学》1996（3）：131-132 ；曾现江：《胡系民族

与藏彝走廊：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历史学考察》，200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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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g chen Chos rje that were published in India and Nepal. In Theg chen Chos rje’s first letter to Ming 
Chengzu, he clearly indicates his expectation that he wanted to take back Sakya monastery’s Lha khang 
chen mo from the Phag mo gru.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studies and focusing on the first letter written to 
Ming Chengzu by Theg chen Chos rje and the five versions of his biography collected by the author, this 
article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relevant biographies and analyzes the format of this letter and the 
author’s motivation to write it. It also for the first time publishes the manuscript of the letter and presents 
its annotated translation from Tibetan to Chinese. 

The Rgya bya Monastery Event and the Dge lugs pa’s Expansion 
into Northwestern Yunnan

Li Zhiying

Post-doctor, 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of Sichuan University

1674 witnessed the “Rgya bya monastery Event”, in which Rgya bya monastery headed by the Karma 
Bka' brgyud pa sect rebelled against the control of the Qošut Mongols and the Dge lugs pa school of 
Rgyal thang. The regional secular forces led by Lijiang Mushi Tusi and the Karma Bka' brgyud pa 
competed with the Qošut Mongols and the Dge lugs pa to become the dominant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leader of Rgyal thang in the northwest of Yunnan. Aided by their Mongol ally, the Dge lugs pa finally 
emerged victorious from this competition and with this the long-term religious rivalry between the two 
religious traditions had come to an end. At the same time, this event also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Dge lugs pa in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of Yunnan.

The Event of Blo bzang bstan 'dzin and 
the Overall Control of Khams by the Qing Dynasty

Wang Lina

Sichu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Culture and Education,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In 1723, Blo bzang bstan 'dzin started a revolt against the Qing dynasty, which seriously threatened 
the existing rule over Central Tibet and Kham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Qing government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garrison and recruit troops along the three roads to Central Tibet in the Khams area 
to prevent the Qošut Mongols from entering Khams. After Blo bzang bstan 'dzin was defeated, the 
Qing government took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Qošut from entering Kham again and at the same time 


